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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红
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相继踏
上远征之路。整整两年时间，大多数为年轻人组
成的红军队伍穿越15个省区市，跨越近百条江
河，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历经600多次战役战
斗，行程65000余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举世无
双的英雄史诗。据统计，长征中红军将领的平均
年龄不足25岁，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到
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这群年轻人用热血、信
念乃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青春颂歌。
而那些留存至今的文物，正是这首歌最忠实的音
符，穿透九十载岁月依旧回荡着信仰的强音。

少共国际师袖章：平均18岁的
少年部队

少共国际师布质袖章，纵19.5 厘米，周长
43厘米，是少共国际师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历史
证物之一，现为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由于
年代久远，原本红色的袖章已褪色泛黄，布满斑
驳的岁月痕迹，但印在正中央的“红”字，却依然
清晰。围绕“红”字的圆环里，依稀可辨“武装保
护苏联”“模范少共国际师”等黑色字样。

为了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粉碎敌人的
“围剿”，1933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提出
建立少共国际师。5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
定》，号召“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
务……”，指示“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
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
国际师’”。《决定》发出不到3个月，中央苏区就
有近万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

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
县）西北郊跑马坊正式成立，归红一方面军直接
指挥。全师3个团11000余人，平均年龄18岁，
最小的只有14岁，许多战士“还没有枪高”。其
中，首任师长陈光和政委冯文彬刚刚20多岁，继
任政委萧华上任时还不满18岁。

少共国际师成立后，战士们高举战旗，唱着
《少共国际师歌》誓师出征，赴广昌等地开展集训。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月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歌声里满是少年们最质朴的誓言。经过严

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少共国际师很快便形
成了战斗力。在闽北拿口取得首胜后，少共国际
师又先后在将军殿、邱家隘、团村、大寨脑、驿前、
广昌、石城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仗仗打得残
酷壮烈，兵力锐减到5000余人。为了保持战斗
力，苏区各县党和共青团组织又陆续为该师输送
了2000多名新战士。

1934年10月16日晚，少共国际师随红一军
团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担负起护卫中央纵队和
殿后的任务。经统计，在长征途中，少共国际师
总共进行了12场战斗，其中主动出击敌人3次，
担任掩护任务时与敌军战斗9次。11月底，少共
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
的追击，掩护主力渡过湘江。面对敌军飞机和重
炮的狂轰滥炸，部队进行了整整5天的阵地防御
战，以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殊死拼杀，用鲜血换
来了每一分每一秒，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渡过
湘江，最终实现了战略意图，自身也付出了巨大
牺牲，全师仅剩下2700余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军委对全军进
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分别
编入第一师和第二师，番号就此撤销。从1933年
8月5日成立到1935年2月10日撤编，少共国际
师走过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虽仅存在500多
天，却写下了一段载入史册的青春传奇。萧华《忆
少共国际师》一诗赞道：“少年有志报神州，一万虎
犊带吴钩。浴血闽赣锐无敌，长征路上显身手。”

这枚布质袖章的主人是少共国际师的年轻
战士陈和安。当年他随部队出征前，将日常佩戴
的袖章交给父亲陈茂朗保存。后来，陈和安与家
人失去了联系，很可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为了
纪念儿子，也为了表明自己革命必胜的坚定信
念，陈茂朗一直精心保存着它。老人离世后，这
份沉甸甸的念想，又传到了同样投身革命的家人
陈和瑞手中，由他继续妥善保管。新中国成立
后，中央组织慰问团走访慰问当年为革命作出贡
献的老区群众。陈家人主动把这枚袖章交给慰
问团，他们有一个朴素而滚烫的心愿，将“纪念品
袖章交给毛主席看”。1952年6月，袖章由当时
的内务部正式拨交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战士》报第184期：17位强渡
大渡河的勇士

1935年5月26日，红一军团“坚”政治部出版
的《战士》报第184期，4开2版，纸质油印，纵23厘
米，横32.5厘米，为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战
士》报于1930年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在江西中央苏
区创刊。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红一军团政
治部改用“坚”政治部（红一军团政治部代号）名

义，继续出版《战士》报。作为在长征路上唯一坚
持连续出版的报纸，该报文章精悍、形式活泼、图
文并茂，处处彰显着思想性、战斗性与时效性，成
为红军指战员征途上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第184期出版于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
第二天，刊载了一篇题为《向“牲部”全体指战员
致敬礼》的通讯，描述了1935年5月25日，突击
队员奋勇强渡的战斗场景。篇名中的“牲”字是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

大渡河是岷江一大支流，河宽约300米，水深流
急，两岸群山险峻，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1863年，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在此地全军覆没。1935年
5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
后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调集
重兵，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红军围歼
于大渡河以南，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红军不是太平军，更不是第二个石达开。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在
24岁团长杨得志的带领下，赶到大渡河右岸的
安顺场。当晚，团政委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
佯作进攻，团长杨得志则率领第一营冒雨分三路
隐蔽接近安顺场，然后突然发起攻击，经过20多
分钟的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安顺场，并在
渡口附近找到一只木船。

次日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
委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渡河战斗随即打响。时
年24岁的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负责渡河任
务，他从第二连中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
击队，队长由22岁的连长熊尚林担任，最小的队
员陈万清只有十六七岁。突击队员跳上船，7时
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战士》
报刊登的通讯，如实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强渡
经过，赞扬了勇士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天险的
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
又有敌人一营以上兵力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
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
长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生死置之
肚（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
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
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
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的不断射击
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
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人完全打坍，占领了主要
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他们
的英勇模范，与前‘勇’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
团的代号）强渡乌江的廿二个英雄和‘胜’部（红
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的代号）三连第二次强渡乌
江的英勇动作先后比（媲）美。”

成功强渡大渡河粉碎了国民党围歼红军的
计划，为后续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红
军主力得以继续北上。随后出版的《战士》报第
186期，刊登了首批强渡的17位勇士名单，他们
是：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

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
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
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
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一条毛毯：27岁政委与“儿童军”

这条灰绿色毛毯，纵215厘米，横115厘米，
是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烈士在长征途中送给
受伤战士张波的。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川陕
转移后，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孤，以及部分
随主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重新组
建起新的红二十五军，继续坚守根据地。

据记载，红二十五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
以上的战斗员”，绝大多数年龄在13岁至18岁
之间。指挥员中，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
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
岁出头，连排干部大多不到20岁，军部机关工作
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队伍虽然年轻，战
斗力却很强。他们长期与十多万敌军周旋作战，
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共产国际称他们是“全球最
勇敢的红军童子兵”。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
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
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在与党中央失去联
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整整10个
月，艰苦转战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省，
还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根据
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6日，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苏区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
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第一
支落脚陕北的红军部队。虽然在长征途中抗击
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时，红二
十五军却不仅没有减员，反而还增加了800多
人，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队伍。

军政委吴焕先（1907—1935），湖北省黄安
县（今河南省新县）人，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
人之一。作为军政委，他处处身先士卒。1934年
11月25日，部队行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准备穿
越许（昌）南（阳）公路时，遭遇敌军一个旅和一个
骑兵团的伏击。当时风雪漫天，能见度极低，不
少战士的手指因为冻僵拉不开枪栓，仓促间反击
失利被迫后撤。危急时刻，吴焕先高喊口号，抽
出大刀率先冲入敌群。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顿
时勇气倍增，纷纷扑向敌人展开肉搏，硬生生杀
出了一条血路。

吴焕先始终践行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和战
士们同吃穿，互相帮扶，亲如兄弟。他有个习惯，
每次行军时，总会跑前跑后，看看有没有掉队的、
生病的战士。1934年的一次夜行军中，吴焕先
发现一名战士坐在路边，脚被石头碰伤流血，连

草鞋都没穿，他立刻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一双崭
新的布鞋塞给这名战士。这双鞋是他妻子亲手
缝制的，他自己一路都舍不得穿。还有一次，十
七八岁的小战士李金德为了追上主力部队，连续
奔跑三天三夜，肿胀的两条腿长满了红疮，多处
已经化脓溃烂。吴焕先看到后瞬间红了眼眶，立

刻扶着他坐下，叮嘱他去医院擦点药
膏，并让他改天行军时骑自
己的马。当他看到负伤
的战士张波衣服单薄时，
马上将自己的毛毯拿来，

盖在他的身上。张波感动不
已，后来一直精心保护收藏着

这条毛毯，直到1962年将其捐赠给中国革
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1935年7月，为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
上行动，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8月，
部队经过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时，为保护被
河水阻截的后卫部队，吴焕先带领100多名战士
从侧翼阻击追敌，不幸被冷枪击中，壮烈牺牲。他
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毛泽东
曾赞扬这支“儿童军”和吴焕先：“红二十五军远
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

防滑钉鞋：24岁女红军的雪山行

这只蓝色防滑钉鞋，底长21.5厘米，主要材
质为麻、布、棉，用线密密缝制而成，鞋底镶嵌铁
钉，堪称当时红军应对雪山冰面的“防滑神器”。

钉鞋的主人是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高秀英。
她1912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2年带着年
幼的弟弟高步清一同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
妇女独立团的一员。她性格开朗、作战勇敢，识
字不多却擅长唱歌，在川陕根据地的部队里早已
小有名气。1935年懋功会师后，高秀英调往红
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任班长，随右路军穿越数百里
茫茫水草地，胜利到达班佑，随后又参与了为北
上甘南打开通道的包座战斗。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
区，也是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久的队伍。
1936年2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北上之
路，又一次向着大雪山进发。此次首先要翻越的
是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开路战士走在最前
面，遇到厚冰便用铁铲挖出脚窝，如果掉进雪坑，
战友们就靠木棍、绑腿互相拉扯着爬出来。越往
上爬，雪越深，山越陡，气温越低，呼吸越困难。
由于缺氧，水烧不开，只能吃半熟食物，不少战士
连冻带饿倒了下去。

翻越夹金山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四川省
丹巴县，随即向道孚进发。海拔5470米的党岭
雪山横亘途中，这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高峰，有

“万年雪山”之称。山上天气一日几变。狂风起
时，暴雪夹着冰雹扑面而来，冻得人打战，站不稳
就可能跌落深渊。为了防止被旋风卷走，战士们
五六个人为一组，组成蘑菇形人环，低头蹲在地
上躲避风雪。途中即使再累也不敢坐下休息，因
为一旦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晴空万里的
时候，高原紫外线强烈，许多人患上了雪盲症几
乎失明，看不见路，只能由其他战士用绳子、腰带
牵引着前行。极度的寒冷和缺氧夺去了很多生
命，妇女独立团2000多名女战士，过党岭山时就
有1000多人牺牲。

上山时，先遣队穿着从猎户手中换得的几副
脚马子，走在前面攀冰开路。女战士则多穿由布
鞋钉铆钉改装的防滑钉鞋。这种鞋虽能防滑，但
时间久了铁钉硌脚，即使在鞋底垫上厚厚的一层
布、草或棉花，双脚也会很快被磨出血泡，每走一
步都痛得钻心。可就算这样，也不是每个女战士
都能有一双自己的防滑钉鞋，很多战士是穿着草
鞋或者用破布裹着脚爬过雪山的。长征途中，女

红军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她们既要像男同志一样
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又要承担后勤、
宣传、医务的重任，还要经受许多女性生理极限
的考验。行军中，脸盆成了女红军最为珍视的宝
贝之一，到了宿营地如果能用热水泡泡脚，就是
格外奢侈的享受了。

成功翻越雪山后，1936年3月到7月间，红
四方面军在西康省炉霍县一带驻扎休整。由于
缺粮少药，加之敌情紧急，为了不拖累大部队继
续北上，高秀英与其他几百名伤病员和体弱的女
战士留在了当地。

新中国成立后，炉霍县人民政府专门启动了
留炉红军的调查工作，高秀英的名字就登记在留
炉红军名单之上。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成都军区文化部征集到了高秀英当年爬
雪山时穿过的防滑钉鞋。1964年，这件带着雪
山冰痕的珍贵文物，由成都军区文化部正式拨交

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
那段雪山征程的鲜活见证。

半截皮带：16岁少年的“长征记”

这条半截牛皮带，残长101.3厘米，是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战士
周广才在长征中使用过并保留下来的。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
在四川甘孜会师后分路北上，开始穿越茫茫数百
里的松潘草地。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与雪山齐
名的生命禁区。此时正值草地雨季，本就泥泞的
沼泽变成漫漫泽国，积水泛滥，腐臭弥漫，暗藏凶
险，连飞鸟都难以穿越。

这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了。尽
管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红军指战员们依然要面对
远超前两次的严峻考验。这次走的是草地的纵
深地带，路程更长、耗时更久。此前红一方面军
已在当地筹过粮，因此筹粮变得更加困难。战士
们即便把每天的口粮压到极致，随身携带的干粮
也撑不了多久，不少人还没走到草地一半，粮袋
就见了底。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为了能活着走出草地，大家想尽一切办法，
不放过任何一样能果腹的东西。战马吃光了，就
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有的战士饿得没办法，
甚至从人畜粪便中挑出一粒粒没有消化的青稞
麦，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
大家又从携带的物品中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皮
带、皮包、皮毛坎肩、马鞍、皮鼓，甚至缝在草鞋上
的皮襻，都拆下来煮着吃。据老红军回忆，皮带的
吃法大致有水煮和火烤两种。水煮前，皮带要先
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
去表层，才可下咽。用火烤时，烤到皮带有些变
色、变软就能吃了，不能烤得时间太长，烤焦了就
浪费了。烤好后再撕咬成小块，嚼几下喝口水，
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一根皮带，可以吃一个
月。当时广为传唱着一首《牛皮腰带歌》：“牛皮
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
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
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周广才，192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
参加红军。当时年仅16岁的他所在班原有14人，
进入草地前已减员至7人。没走几天，他们背的
干粮就吃完了，后来野菜、草根也挖不到了。于
是，开始吃几个人的皮枪带、钉在鞋底上的皮掌
和皮带。其他6位战士的皮带都吃完后，战友们
对他说：“该吃你的了。”周广才的皮带是一次战
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被他视作心爱之物。他含泪
将皮带交给战友。皮带下锅前，他痛哭了一场。
当皮带第一个扣眼前面那一段被吃完时，周广才
实在忍不住了，恳求道：“咱们饿着，也别吃了，把
它留下来吧！”他希望长征胜利结束后，能带着它
去见党中央、毛主席。就这样，大家忍着饥饿，把
这唯一可吃的东西留了下来。

走出草地后，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周广
才走到了延安。为了缅怀逝去的战友，纪念那段
艰苦岁月，他用烧红的铁筷在皮带背面烙下三个
字——“长征记”。此后，他用红绸包裹这条半截
皮带，一直珍藏在身边。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
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纪念中央红军
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周广才将这条半截皮带
无偿捐赠，并亲笔写下说明：“一九三四年在四川
任合场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在长征过草地
时断了粮食，最后将皮带吃掉了一节。”

硝烟散去，岁月流转，回望长征，一代青年担
起时代重任，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奏响激昂的青春旋
律。历经九十载光阴，这首青春旋律从未消散，至
今仍在一件件长征文物的静默讲述里，持续传唱。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本版图
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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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女战士
长征时穿的钉鞋

周广才的皮带

红二十五军政委
吴焕先送给伤员的毛毯


